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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慶
曆
四
年
（
一
○
四
四
年
）
和
西
夏
的
戰
爭
結
束
之
後
，
邊
防
形
勢
趨

於
緩
和
，
太
平
日
久
，
禁
軍
驕
奢
之
風
漸
盛
，
戰
鬥
力
越
來
越
下
降
，
為
實
施

更
利
於
實
戰
的
軍
事
配
置
，
也
有
必
要
減
少
在
京
禁
軍
數
量
。
王
安
石
且
認
為

：
﹁宗
廟
社
稷
之
憂
，
最
在
於
募
兵
皆
天
下
落
魄
無
賴
之
人
。
﹂
這
是
他
對
包

括
京
城
禁
軍
在
內
的
募
兵
的
認
識
，
為
此
他
一
方
面
對
禁
軍
簡
編
併
營
，
裁
汰

老
弱
，
進
行
﹁瘦
身
﹂
；
一
方
面
大
力
推
行
保
甲
法
，
在
京
城
，
也
以
經
過
訓

練
的
保
甲
來
替
代
負
責
治
安
守
衛
任
務
的
巡
檢
司
募
兵
。
經
歷
禁
軍
改
革
後
，

到
元
豐
末
年
（
一
○
八
五
年
）
，
在
京
禁
軍
數
量
減
少
一
半
，
為
二
百
七
十
八

指
揮
，
約
十
一
萬
人
。
但
據
熙
寧
九
年
（
一
○
七
六
年
）
的
昭
書
說
：
﹁京
師

兵
馬
，
比
元
擬
留
十
萬
人
數
已
甚
減
少
。
﹂
可
知
熙
寧
末
年
開
封
禁
軍
人
數
已

不
足
十
萬
，
連
同
家
屬
已
跌
破
四
十
萬
，
在
京
城
總
人
口
中
已
是
少
數
。
禁
軍

實
行
併
營
後
，
不
少
軍
營
空
閒
、
廢
棄
。
其
時
經
濟
統
制
稍
為
寬
鬆
，
民
間
經

濟
開
始
復
蘇
，
對
城
市
土
地
需
求
增
加
。
在
廢
棄
軍
營
的
舊
址
上
，
建
起
了
寺

觀
、
官
員
邸
宅
，
也
蓋
起
了
各
種
商
舖
、
酒
樓
、
貨
棧
，
變
成

了
商
業
用
地
，
促
進
了
開
封
商
業
、
手
工
業
與
大
眾
文
化
發
展

，
商
人
、
市
民
數
量
迅
速
增
加
，
形
成
了
新
的
商
業
消
費
城
市

景
觀
。
這
是
開
封
城
市
發
展
的
一
個
重
要
轉
折
時
期
。

到
徽
宗
年
間
，
雖
然
缺
少
關
於
京
城
禁
軍
人
數
的
官
方
資

料
，
但
野
史
中
有
記
載
。
宋
李
心
傳
《
建
炎
以
來
朝
野
雜
記
》

中
載
有
：
﹁國
朝
舊
制
，
殿
前
、
侍
衛
、
馬
步
三
衙
禁
旅
合
十

餘
萬
人
。
宣
和
間
，
僅
存
三
萬
而
已
。
京
城
之
破
，
多
死
於
敵

。
﹂
這
是
南
宋
時
代
的
記
載
，
可
能
為
突
出
徽
宗
宣
和
年
間
禁

軍
數
量
太
少
，
導
致
日
後
被
金
兵
破
城
的
結
果
而
有
所
誇
張
，

但
徽
宗
朝
在
京
禁
軍
數
量
比
熙
寧
末
年
還

要
減
少
則
是
無
疑
的
，
推
算
約
在
五
萬
至

十
萬
之
間
，
取
中
間
數
只
有
七
萬
左
右
，

連
同
家
屬
二
十
多
萬
人
，
且
部
分
駐
紮
在

城
外
。
這
一
時
期
開
封
總
人
口
達
一
百
三

十
多
萬
，
禁
軍
及
家
屬
佔
首
都
總
人
口
比

例
進
一
步
下
降
，
開
封
城
內
的
禁
軍
軍
營

在
整
個
城
市
景
觀
中
確
實
已
不
起
眼
了
。

開
封
業
已
發
展
成
為
一
座
商
業
繁
榮
、
流
通
發
達
、
行
業
俱
全

的
消
費
中
心
都
市
。
不
僅
白
天
如
此
，
﹁夜
禁
﹂
亦
被
取
消
，

作
為
商
業
消
費
標
誌
之
一
的
開
封
夜
市
，
這
一
時
期
也
徹
夜
燈

火
通
明
，
越
來
越
繁
榮
興
旺
。

因
此
，
完
成
於
徽
宗
時
代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畫
面
中
不

見
禁
軍
及
軍
營
的
蹤
影
也
就
毫
不
奇
怪
了
，
此
畫
是
畫
家
受
宋

徽
宗
之
命
而
作
，
其
意
是
要
展
現
﹁太
平
豐
盛
﹂
的
盛
世
景
象

，
畫
家
精
心
選
擇
開
封
東
南
部
汴
河
一
帶
的
若
干
景
觀
，
加
以

藝
術
結
合
，
展
現
的
正
是
徽
宗
朝
開
封
的
繁
華
景
象
；
而
孟
元

老
的
《
東
京
夢
華
錄
》
是
南
宋
時
期
追
憶
徽
宗
年
間
的
東
京
盛

況
，
主
要
記
載
開
封
東
南
部
商
業
區
和
庶
民
居
住
區
的
繁
盛
情

景
，
何
況
那
時
京
城
禁
軍
數
量
已
大
為
減
少
，
因
此
《
東
京
夢
華
錄
》
也
沒
有

多
少
關
於
禁
軍
的
詳
細
記
敘
。
至
於
《
水
滸
傳
》
中
寫
高
俅
擔
任
太
尉
率
領

﹁八
十
萬
禁
軍
﹂
的
盛
況
則
純
屬
移
花
接
木
，
時
空
大
轉
移
，
將
大
宋
初
期
和

中
期
的
禁
軍
之
規
模
挪
到
徽
宗
一
朝
去
了
。

有
關
開
封
禁
軍
軍
營
問
題
，
國
內
尚
無
學
者
對
其
深
入
細
緻
研
究
，
久
保

田
和
男
的
《
宋
代
開
封
研
究
》
可
謂
填
補
了
這
一
空
白
。
不
僅
如
此
，
全
書
涉

及
面
既
廣
且
深
，
如
一
位
學
者
評
價
，
此
書
堪
稱
從
宏
觀
到
微
觀
對
宋
代
首
都

開
封
的
﹁立
體
復
原
和
時
空
再
現
﹂
。
為
完
成
這
部
學
術
著
作
，
作
者
從
大
學

時
代
開
始
着
手
，
鍥
而
不
捨
，
時
間
長
達
二
十
年
，
對
宋
代
東
京
研
究
的
各
種

史
料
搜
尋
幾
近
無
遺
，
又
全
面
吸
收
以
往
中
日
兩
國
學
者
的
有
關
研
究
成
果
，

作
者
並
於
二
○
○
○
年
來
到
開
封
生
活
、
考
察
、
研
究
近
一
年
。
這
種
嚴
謹
的

作
風
使
得
這
部
著
作
成
為
代
表
海
內
外
學
者
關
於
宋
代
東
京
研
究
的
最
新
成

果
。

（
下
）

一百零三年前
由中國主辦在上海
舉行的 「萬國禁煙
會」，是世界上第
一次國際禁毒會議
，開創了國際多邊
禁毒合作的先河。

最先提出召開國際禁毒會的，是兩個中
國人─清廷外交部正、副主事顏惠慶與唐
國安。那是在一九零八年春天的一日，在談
論如何禁絕肆虐中華大地的煙毒時所見略同
，即單憑中國力量極難辦成，應該得到世界
各國，尤其是英美等大國的配合和支持。於
是通過熟識的美籍菲律賓主教布倫特，向美
國政府建議，發起召開一個國際性禁毒會
議。

其時鴉片已流入歐美等地，包括美國在
內的列強國家也遭受鴉片毒害。從自身的利
益出發，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接受了這
一建議。考慮到貧弱的遠東諸國受害最深，
美國政府向在遠東地區有屬地的國家，如英
國、日本、德國、葡萄牙、法國等發出了邀
請書。各國政府咸表響應，紛紛組建代表團
，着手與會的各項準備。中國代表團由兩江
總督端方率領，成員有瑞徵、劉玉麟、唐國
安、蔡乃煌、徐華清等。

經反覆磋商，最終確定中國為大會的東
道主，開會的地點放在上海，定會議名稱為
「萬國禁煙會」。

一九零九年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時，萬國
禁煙會在外灘匯中飯店（今和平飯店南樓）
開幕。到會的有中國、美國、英國、法國、
德國、俄國、日本、荷蘭、波斯等十三個國
家的四十一名代表。

美國首席代表布倫特主教被選為會議主
席。他在主持開幕宣明會議宗旨後，中國首
席代表端方致詞，對與會各國代表表歡迎後
，介紹了中國禁煙情形，說明了中國禁煙面
臨的難題，諸如外國煙商藉口不平等條約，
阻撓中國禁煙；中國禁煙日有進步，然國家
用費日益減少等。末了呼籲說： 「本會既以
禁煙為主義，自以縮短年限、早日禁絕為世

界之幸福。今日到會諸名公，均係各大國妙選有道德有名望
之偉人，決不肯自拂本會慈善文明應盡之義務，故本大臣首
先表明，敝國政府人民決計實行，毫無退避之意。」

大會設立了統計、戒毒等專門委員會，商討了會議的程
序。

二月六日起，各國代表向大會遞交有關本國鴉片問題的
報告，並接受質詢。大會根據各國提供的報告，就如何禁種
、禁運、禁吸展開討論。

中國代表唐國安遞交的報告中，陳述了中國現時種植鴉
片吸食鴉片的狀況；十年禁煙規劃及其成效。代表們對中國
限禁鴉片的計劃及已有成績表示讚賞。

為了挽救無以計數的癮君子，中國代表團向大會建議，
成立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戒煙辦法，提供戒煙良策，得到
各國代表的一致贊同。

二月二十六日是萬國禁煙會的閉幕日，在這最後一天會
議上，大會發起國美國及東道主中國的代表，各自發表了總
結性禁煙演說。中國代表唐國安在演說中指出，吸食鴉片是
中國最緊急的道德問題和經濟問題，大量事實和數據證明，
中國因吸食鴉片遭受了巨大經濟損失，並造成極度貧窮與落
後，迫切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以共同對付鴉片煙毒，取得
禁毒的完全成功。唐國安以中國先聖孔子的 「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以及《聖經》裡 「愛你的鄰人如愛你自己一樣」兩
句名言作為結束語，使屬列強的各國代表折服之餘，又有幾
分無地自容。

是日下午，大會通過了有關禁止種植、吸食、販運鴉片
及戒煙等九項決議案。其中的前兩條，承認中國努力禁煙成
績顯著，要求各國效而法之：

中國政府以禁除全國鴉片煙出產行銷之事，實力施行，
得以日漸進步，故本會會員承認中國之堅誠：

中國政府實行禁阻吸煙之例，他國亦同有此舉動，於其
本境或屬地內，逐漸推行吸煙之禁令。

一九零九年二月的上海 「萬國禁煙大會」，是國際多邊
禁毒合作的開端，會議促成了世界首部國際禁毒公約─一
九一二年《海牙鴉片公約》的誕生，在國際禁毒史上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義。

為了紀念此國際禁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一百
年後的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國政府在上海主辦了
「萬國禁煙會」百年紀念活動，包括當年參加會議的英國、

法國、德國、荷蘭、葡萄牙等十六個國家的代表團，以及聯
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國際麻醉品管制局代表出席了
紀念活動。這正應了當時《申報》的預言： 「今年正月十一
日之大會，必為將來世界上絕大之紀念日。」 正月十一日正
是萬國禁毒會開幕的公曆二月一日。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
統後，有心致力於實業建
設，往來各處考察，規劃
建設藍圖。一九一二年八
月十八日，他應袁世凱之
邀去北京 「面商國事」，
自上海乘招商局 「平安輪

」北上，二十日晚上抵煙台，按既定計劃在此考
察數日。次日上午八時孫中山登岸時，陸軍部參
議曲同豐偕駐軍連司令、商司令及各區區官、商
務會董事等在碼頭恭迎，至下榻處飯店的途中，
道路兩旁男女老少鵠立，爭睹偉人儀容風采，請
看當時報章報道：道旁觀者塞途，頗極一時之盛。

二十一日，煙台商會在西南山盅斯花園歡迎

孫中山，孫中山發表即席演說，講到通商口岸利
權外溢時，號召以張裕公司為榜樣，發展製造業
以挽回利權： 「為今之計，欲商業興旺，必從製
造業下手，如本埠張裕公司設一大造酒場，製造
葡萄酒，其工業不亞於法國之大，將來必可獲利
。」

清光緒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愛國僑
商張弼士本實現 「實業興邦」之旨，在煙台投資
三百萬両白銀，購地近千畝，僱工人二千名，開
闢葡萄種植園五處，創辦了 「張裕釀酒公司」，
拉開了中國葡萄酒工業化的序幕。

隨着時間推移，張裕公司葡萄種植面積拓展
至三千餘畝，計二十五萬餘株，培育出了多種良
種，使原料自給，品種齊全，公司規模之大堪稱

遠東第一，成為中國最早依靠科學技術釀造葡萄
酒的大型企業。

孫中山還在會上說： 「張君以一人之力，而
能成此偉業，可謂中國製造業之進步。」中山先
生滿懷豪情預言，如都如張裕公司那樣着力發展
製造業， 「不但煙台為北洋之一大繁盛商埠，即
富強之基礎，亦於是乎在。」

當天下午，孫中山蒞臨張裕公司，參觀了葡
萄酒生產工序及酒庫，繼而茗談一小時，對公司
的釀酒技術與高品質葡萄酒大加讚揚，當即親筆
題寫了 「品重醴泉」四字，以示褒揚嘉勉。

果然，張裕釀酒公司不負孫中山期望，再創
「偉業」。時不過三年，在萬國博覽會上一舉榮

獲四枚金質獎章和最優等獎狀！

春日讀書，念起清代才
子張潮講的 「讀經宜冬，其
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
也；讀諸子宜秋，其別致也
；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
」周末翻出浙江大學出版社
的《郁達夫全集》，也算是

「讀諸集宜春」，舒心坦然，別致風情。
買書愛買全集，讀書則愛讀閒書。全集可通透

一作家的創作的心靈歷程。這套郁達夫，尋覓了許
久，買了，也沒讀。讀博士時，曾請教文學史家劉
納女士， 「除了魯迅，二十世紀您最喜愛哪位作家
？」劉納答曰： 「郁達夫。」她沒有給出多少理由
，實際上喜歡一個作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那天
讀田曉菲的《留白》，書中收一篇《半把剪刀的銳
鋒》，寫郁達夫的，當然是寫他的小說藝術成就。
趁着《新聞聯播》後的閒暇時刻，反覆讀之，合上
書，想了想，她的所言，言之他人未言之也。今晨
，再翻到《半把剪刀的銳鋒》，將夜晚的一些念想
，一一按入書的文字當中，有些緩慢的感動和些微
的安寧。

田曉菲說： 「我讀郁達夫的作品，常會想起過
世的名導演胡金銓，他與徐克合作的電影《畫皮》
，一開場就採取了從光明熱鬧到黑暗冷靜的過渡，
創造出詭魅森嚴的氣氛。」 我贊同田曉菲的看法，
可我讀出的是什麼呢，我反問自己。我在郁達夫的
文字鋪排中，品味出是晚唐，是李商隱，是 「向晚
意不適，驅車登古源」油畫般的日薄黃昏的塗抹。
儘管田曉菲並不贊同把郁達夫作品視為感傷的、頹

廢的作品， 「把郁達夫描述為 『感傷』，是一個很
大的錯誤。」但是，在筆者看來，即便是視作感傷
的作品，也未嘗不可，感傷並不代表頹靡，而是展
現作者一種精神面貌，特有的氣質。在當今，文學
浮腫，文學家也以獲獎為榮，掠名譽為榮。這種純
粹的感傷作品，也是十分難得。何況，郁達夫當時
是罹患肺病，低燒給人帶來的情緒是 「三底門答爾
」（sentimental）。許子東教授曾調侃說， 「五四
時期，為了讓兒子成為文學家，父親們早早死去。
」碰巧，魯迅、胡適、郁達夫、郭沫若，大概都患
了肺結核，保持着長時間的低燒、迷離，身體不適
也讓意緒不適。《郁達夫全集》第六卷，書信集，
與孫荃、王映霞、周作人、陳碧岑等人的通信，大
抵寫到身體，皆是體況不佳，想想看，那時青黴素
沒有廣用，肺病的痛苦，只能捱着了。身體健壯者
未能思病者的百般苦惱。作家阿城提及魯迅晚年的
文章短之又短，揣測是體力不支，一開頭就忙着煞
尾。體弱使然。

往年，間或讀《遲桂花》，自考教材收錄，淡
淡的哀傷籠罩着富春江的薄霧，大致《遲桂花》的
女主角給人帶來的也是郁達夫般的想像和情緒，小
說情節有些類似於韓劇的唯美與完美。 「猶憶他鄉
同作客，哪知今日獨思君」的句淺而意深。而我作
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讀書人，浸淫於體制的安穩與
舒坦，我與郁達夫的 「隔」，何止千里萬里。我能
理解他的深情與痴情，以及他對祖國的激情和熱情
嗎？真的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了。他的吶喊， 「祖
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
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而今，祖

國強大了，在 GDP 高速增長之際，人們也關注
PM2.5，也更關注社會的公平和公正。但是，人們
總是忘記走進自己的內心世界，人們耽迷於物質享
受，甚至沒有時間去享受孤獨和感傷，外部的聒噪
已經使人離心靈的自由越來越遠。我懷念郁達夫這
種感傷，只指涉審美和文學情趣的憂愁和悲哀。

我似乎懂得了劉納喜歡郁達夫的原因了。依稀
記得劉納說郁達夫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我見過很多
知識分子，忙於課題、論文、飯局，所謂真正知識
分子，無緣相見。慢慢翻着郁達夫的書信集，也慢
慢體悟他的疾病和思想。這時候很想找來許子東的
《郁達夫新論》對照着看，可惜手邊無，圖書館相
距甚遠，打消了念頭。劉納在一九八五年寫過《讀
郁達夫新論》的文章， 「翻開《郁達夫新論》，我
感受到撲面而來的蓬勃生氣。作者摒棄了評論文章
常見的刻板程式，擺脫了平庸論文那種令人乏味的
持平之論。他文思活躍，筆力勁峭，有鋒芒，有氣
勢。字裡行間，輝耀着才氣。因此，我想用 『敏銳
』來形容作者的理論風格。」這是二十多年前的文
章，劉納對論者的體認和謳讚，也確實難得。但鄙
人對許的一邊倒的讚美不置可否。

我讀郁達夫，最大的感受是他的人格和作品難
以複製，或者說忒難替代。五四時期的作家大多如
此。你看魯迅，他在文體上的貢獻，後無來者。郁
達夫之所為郁達夫，就是別人不可能成為第二個郁
達夫。較之於當代作家，女性主義作家、鄉土作家
，不一而足。皆是可以替代或者複製的。當代作家
，他們或者潛潛地在模仿者古人或者洋人。他們寫
的是什麼，自己抑或不清楚，大多數的文章是生拼
硬湊的。作家阿城也講過，長篇小說的字數是考慮
作家的收入，實際上這個定義不確切，所以，下筆
十幾萬字，甚至四百萬字，算是解決民生問題了。
所有不可想像的事情，在當代都很可能存在或者發
生。只不過都是重複的發生。

春日裡讀郁達夫，也讀五四以來的作家、作品
。郁達夫就是郁達夫，他不是別人，他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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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 流 沙

前段時間到
俄羅斯旅遊，導
遊是個愛開玩笑
，很會講段子的
男士。他說，據
說你們中國人很
喜歡講段子，其

實我們俄羅斯人也很有幽默感，喜歡
段子的程度、講段子的水平不亞於你
們。大家起哄要他講一個俄羅斯的段
子聽聽。他毫不推辭，張口就講了一
個關於普京的段子。

他說，二○○○年普京當選總統
後，起用了一批普京家鄉聖彼得堡的
人才，於是有人編了這樣一個諷刺聖
彼得堡人受寵的段子：在莫斯科公共
汽車上，一男子不小心踩了身邊的人
一腳。被踩的人便問： 「你在克格勃
工作？」 「不是。」 「在普京競選班
子裡工作過？」 「不是。」 「是 『統
一俄羅斯黨』人？」 「不是。」 「那
你來自聖彼得堡？」 「也不是。」
「什麼都不是，那你為什麼踩我？」

說着，他使勁踩了那個人一腳。他邊
說邊扮演不同角色，讓我們聽了忍俊
不禁。

這時一個遊客為了互動，也講了
一個段子。他看到這個遊客繫着領帶
，就問： 「你的領帶多少錢買的？」
遊客說： 「我的領帶是在香港買的，
一千多元，名牌。」導遊風趣地說：
「我的領帶也是剛買的，而且和你的

牌子一模一樣，但價格卻是你的兩倍
。」我們當然知道他是在說笑話，聽
後都大笑起來。他告訴我們，二十世

紀九十年代俄羅斯實行私有化後，有些所謂的新俄羅
斯人喜歡擺闊和炫耀，他這個段子就是諷刺這種人
的。

一路上，導遊的段子講個不停，看到什麼、說到
什麼，他都能講出一個段子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們問他，為什麼知道這麼多段子？他說那是因為我
們俄羅斯人聰明。說到這裡，他又給我們講了一個段
子：美國人、法國人和俄羅斯人比誰更聰明，看誰能
夠讓貓吃芥末。美國人忙了半天，試圖把芥末塞進貓
的嘴裡，但是沒有成功；法國人勸說貓，但是貓沒有
聽進去；俄羅斯人想了想，把芥末抹在貓尾巴上。貓
疼得要命，就用嘴去舔尾巴。你看，是不是我們俄羅
斯人更聰明？

通過講段子，導遊一下子把我們之間的距離縮短
了，交流起來也就更加隨意。他告訴我們，在俄羅斯
會講段子的人朋友更多，也更吃香。在俄羅斯，有專
門講段子的演員，有專門的段子書籍和電視節目。

他幹導遊近十年，豐富的經歷讓他了解了更多的
人和事，接觸了世界各地的人文風情，使得他說段子
的內容更加寬泛，更加有趣。因為會講段子，領導和
遊客都很喜歡他，他所帶的團被稱為最快樂的團。

在沒去俄羅斯之前，我們只知道俄羅斯民族是一
個剽悍的民族，俄羅斯男人在我們的眼裡是那種硬漢
形象。在這個導遊的身上，我們又看到了俄羅斯人機
智、風趣、幽默的一面。

我想，快樂的生活應該是不同種族、不同膚色、
不同地域的人共同的追求吧。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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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現
在
內
地
最
不
濟
的
單
位
也
會
有
個
會
議
室
，
投
影
幕
布
、
主
席
台
、
若
干

桌
椅
、
花
花
草
草
齊
備
，
大
致
是
一
個
個
的
人
民
大
會
堂
的
縮
影
版
。

單
位
裡
的
問
題
都
是
在
會
議
室
裡
解
決
的
，
即
便
是
早
已
解
決
的
問
題
，
也

必
須
到
會
議
室
過
一
遍
程
序
才
算
真
正
解
決
了
。
中
國
人
喜
歡
用
﹁會
議
﹂
來
解

決
問
題
，
會
議
規
模
越
大
，
表
示
解
決
的
問
題
越
大
，
決
心
越
大
。

會
議
室
除
了
開
會
，
大
致
不
會
有
其
他
用
途
。
那
主
席
台
位
置
，
一
般
是
領

導
們
的
專
屬
地
，
他
人
是
不
可
以
去
染
指
的
。
但
有
幾
種
情
況
除
外
，
作
為
﹁典

型
代
表
﹂
上
去
發
言
，
或
者
上
台
演
講
。

我
一
直
覺
得
上
台
演
講
特
別
有
意
思
。

無
論
哪
種
級
別
的
演
講
，
都
是
非
常
﹁官
方
﹂
的
，
有
橫
幅
、
評
委
、
領
導

以
及
正
襟
危
座
的
觀
眾
，
其
氛
圍
不
亞
於
一
次
大
會
，
這
種
模
式
到
底
從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的
，
為
什
麼
直
到
現
在
還
沒
有
發
生
改
變
，
都
不
得
而
知
。

我
觀
摩
過
一
次
﹁創
業
在
X
X
﹂
的
演
講
，
一
進
會
議
廳
，
裡
面
像
個
菜
市

場
，
人
聲
鼎
沸
。
繼
而
，
有
女
主
持
人
說
領
導
快
到
了
，
大
家
各
就
各
位
，
只
見

一
長
溜
中
年
人
面
帶
笑
容
魚
貫
而
入
，
坐
在
第
一
排
，
此
時
人

聲
俱
靜
。

主
持
人
用
激
昂
而
高
亢
的
聲
音
介
紹
了
各
位
領
導
，
然
後

又
同
樣
激
昂
而
高
亢
的
聲
音
介
紹
了
﹁創
業
在
X
X
﹂
中
那
個

﹁X
X
﹂
所
取
得
的
偉
大
成
績
，
女
主
持
人
話
鋒
一
轉
，
說

﹁現
在
開
始
，
我
們
來
自
基
層
一
線
的
二
十
位
選
手
，
將
用
他

們
的
聲
情
並
茂
的
演
講
來
謳
歌
，
來
讚
美
，
大
家
歡
迎
。
﹂

我
就
想
笑
出
來
，
但
還
是
極
力
忍
住
。
因
為
我
覺
得
非
常

奇
怪
，
我
花
時
間
來
聽
演
講
，
難
道
是
聽
一
群
人
表
揚
另
一
群

人
的
。選

手
上
台
，
聲
音
激
昂
，
表
情
木
然
，
但
每
過
一
會
，
她

的
表
情
又
會
發
生
變
化
，
顯
然
事
前
作
了

訓
練
。
什
麼
時
候
皺
眉
，
什
麼
時
候
展
眉

，
什
麼
時
候
愁
容
滿
面
，
什
麼
時
候
淺
露

笑
容
，
若
是
自
然
也
就
罷
了
，
但
她
們
顯

然
不
是
演
員
，
技
藝
粗
糙
，
在
這
神
情
變

化
之
際
，
直
看
得
人
毛
骨
悚
然
。
要
是
現

實
生
活
中
有
這
麼
一
位
女
子
，
講
話
提
高

八
度
，
滿
口
都
是
﹁官
方
術
語
﹂
，
每
一

句
話
都
有
﹁燦
爛
﹂
、
﹁美
麗
﹂
、
﹁溫
馨
﹂
、
﹁感
恩
﹂
這

樣
的
詞

，
還
有
像
木
偶
戲
一
樣
變
化
突
兀
的
表
情
，
真
是
要

嚇
倒
人
了
。

演
講
完
畢
，
鞠
躬
退
下
。

只
見
她
一
走
下
主
席
台
，
表
情
就
自
然
起
來
，
微
攏
秀
髮

，
又
輕
輕
拍
拍
因
為
剛
才
努
力
發
出
高
音
而
微
紅
的
臉
蛋
，
朝

她
的
同
伴
們
吐
了
下
舌
頭
，
表
情
極
其
輕
鬆
地
坐
到
了
同
伴
們

中
間
，
幾
個
人
竊
竊
私
語
，
像
微
風
吹
過
玫
瑰
花
一
樣
，
花
影

輕
搖
。這

才
是
正
常
的
妙
齡
女
子
的
神
態
。
到
底
是
一
種
什
麼
力

量
，
讓
她
一
走
上
台
，
就
會
發
生
如
此
大
的
變
化
？

接
下
來
的
選
手
如
出
一
轍
，
如
果
你
能
耐
心
看
完
，
真
的
是
要
定
力
的
。
將

近
兩
個
小
時
下
來
，
我
幾
乎
聽
盡
了
這
個
世
界
上
所
有
讚
美
的
語
言
。
啊
，
這
個

世
界
真
是
太
美
好
太
美
好
了
。

演
講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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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持
人
宣
布
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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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布
名
次
。
會
場
播
放
女
聲
主
旋
律
歌

曲
，
歌
頌
祖
國
好
還
有
美
好
生
活
的
。
全
場
人
頓
時
像
解
了
套
似
的
，
伸
懶
腰
的

，
談
笑
的
，
打
鬧
的
，
全
部
像
春
天
裡
的
花
一
樣
，
全
部
盡
情
綻
放
開
來
。
兩
首

歌
放
罷
，
成
績
出
來
了
，
有
一
二
三
等
獎
若
干
，
繼
而
是
領
導
上
台
頒
獎
，
握
手

，
合
影
，
演
講
大
會
結
束
，
全
體
退
場
。

一
女
選
手
邊
走
邊
﹁忿
忿
﹂
，
憑
什
麼
她
能
得
一
等
獎
，
我
覺
得
還
是
七
號

好
。
另
一
女
選
手
搭
腔
：
﹁你
們
不
知
道
吧
，
那
些
評
委
她
都
是
認
識
的
…
…
﹂

這
是
我
所
見
到
的
一
次
演
講
，
其
他
演
講
大
抵
是
這
樣
的
。
我
覺
得
很
不
正

常
，
為
什
麼
這
些
平
時
鮮
活
的
女
孩
子
，
一
上
台
就
成
了
機
器
人
，
像
是
同
一
條

流
水
線
上
生
產
出
來
似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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